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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从产生之初到成熟阶

段，一直秉承“青色”的装饰基调。

青瓷，在璀璨的瓷文化历史中，溯源

传承 3000年，可谓“瓷中之母”。

宋代青瓷，映照出中国瓷器烧

造的最高水平，塑造着东方美学的

最高境界，承载着历代文学的至美

之誉，以其沉静素雅、蕴藉隽永的艺

术风格与时代审美，汇就成瓷器工

艺与古人精神的完美结晶。

平顶山宋代窑口众多，以烧制

青瓷享誉全国。以宝丰清凉寺汝

官窑、张公巷窑为代表的窑口，是

北方青瓷的生产中心，这一时期的

陶瓷工艺代表着北宋青瓷的烧制

水平。

据市汝瓷研究会会长李浩中

介绍，北宋时期的汝州以烧制青瓷

器名扬天下，其中宫廷烧制的青瓷

器为天青色，在宋代五大名瓷中有

“汝窑为魁”之说。同时，汝州地区

也有很多民窑口烧制青瓷，如严和

店窑、大峪东沟窑等。曾担任北京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冯先铭先生

很早就指出，汝瓷包括两部分，一

部分为专为宫廷烧制的汝官窑，另

一部分是以严和店窑口为主的民

窑，今天被称为临汝窑口。

目前，正在平顶山博物馆举行

的《窑火千年——平顶山地区古陶

瓷专展》中，就有一件该馆征集来的

北宋临汝窑青瓷碗，这是一件不可

多得的青瓷佳作。

据平顶山博物馆陈展部负责人

靳花娜介绍，这件北宋临汝窑青瓷

碗通高 8.2厘米，口径 18厘米。瓷碗

大口外张，弧腹，小圈足，碗壁内饰

有 6 条突起棱纹。胎色灰白，质地

较密，通体施天青色釉，釉层较厚，

釉 面 光 亮 ，青 中 闪 绿 ，莹 润 若 堆

脂。碗底内有深色釉斑，为釉高温

后流淌至底部堆积而成，内外布满

开片，底部有少量窑粘，是青瓷中

的雅品。

临汝窑位于河南省临汝县（今

汝州市），始于隋唐，兴盛于宋，历

经金、元两代，以烧造民用耀州窑

系印花青瓷、钧窑系青瓷为主。烧

造器皿主要有碗、盘等，胎稍厚，

修坯较草率。釉色多 青 中 闪 绿 ，

釉 层 稍 厚 ，气 泡 较 多 。 装 饰 工 艺

有 光 素 无 纹 、印 花 等 。 题 材 以 缠

枝、折枝花卉为主，也有菊瓣纹、

水 波 游 鱼 与 莲 池 鸳 鸯 等 ，海 水 纹

别具特色。临汝窑所烧青瓷既有

汝 窑 特 色 ，又 有 钧 窑 特 征 。 釉 色

有青绿色釉、月白色釉、天蓝色釉

及 天 蓝 底 中 带 紫 色 斑 点 等 数 种 ，

釉质纯粹，色泽滋润。

临汝窑是宋、元时期重要的民

间瓷窑，已发现严和店、轧花沟、下

任村、东沟、陈沟、岗窑、石板河、桃

木沟、陈家庄、蜈蚣山等遗址。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文/图）

北宋临汝窑青瓷碗：

不可多得的青瓷佳作

《长恨歌》是白居易的长篇诗

歌双璧之一，人们往往为诗中所描

写的唐明皇与杨贵妃那凄婉的爱

情故事而击掌。“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玉容寂寞泪阑

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杨贵妃的美

艳动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

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

绵绵无绝期”，唐明皇的念念不忘，

尤其为人津津乐道。可是说到《长

恨歌》里的爱情，以现代人的眼光

来看，我总觉得不合适。虽然香山

居士按照“为尊者讳”的原则已经

在诗歌中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御

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人未识”进行了讳饰，可

是深入分析时，总得说事实，杨玉

环确实是寿王的妃子。

当然，这不是个例，《诗经·新

台》中也有相关记载。诗先写新

楼 台 的 华 丽 、色 彩 鲜 艳 ，河 水 漫

漫 ，滚 滚 奔 流 ：新 台“ 有 泚 ”“ 有

洒”，河水“弥弥”“浼浼”。一个漂

亮的姑娘面对河边如此瑰丽壮观

的景色自然会产生美妙的憧憬：

“燕婉之求”，即她渴望嫁给一个

眉清目秀、转盼多情、以目传神、

容貌俊俏的年轻人。然而，冷酷

的现实打破了她的幻想，给她以

沉重的一击，所求非所愿，所得极

丑陋：蘧篨“不鲜”“不殄”“得此戚

施”。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的解

释是：“此诗伋妻，盖自齐始来，未

至于卫而公闻其美，恐不从己，故

使人于河上为新台，待其至于河而

因台所以要之耳。”也就是说，《新

台》写的是卫宣公在迎亲的路上

修新台用以“截和”自己儿媳妇的

丑事。

这事儿若发生在民间会被讥

为“扒灰”。清代王有光《吴下谚

联·扒灰》：“翁私其媳，俗称扒灰，

鲜知其义。按昔有神庙，香火特

盛，锡箔镪焚炉中，灰积日多，淘出

其锡，市得厚利。庙邻知之，扒取

其灰，盗淘其锡以为常。扒灰，偷

锡也。锡、媳同音，以为隐语。”又

清代李元复《常谈丛录》卷八：“俗

以淫于子妇者为扒灰，盖为污媳之

隐语。膝媳音同，扒行灰上，则膝

污也。”即便唐明皇、卫宣公是帝

王，可这与百姓的认知有偏差，总

是不美。

也许，封建社会中的达官贵人

对这样的事儿早已见怪不怪了。

《红楼梦》中贾府的老奴焦大有一

通借酒发疯的泄愤：“每日偷狗戏

鸡，爬灰（俗称扒灰）的爬灰，养小

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

作为一名资深仆人，焦大一番“没

天日的话”将那些藏着的实情一股

脑儿掀了个底朝天，曝出了贾府的

丑闻。这也从一个方面透露出这

个封建大厦早已腐朽不堪，说不定

哪一天便“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

惨似灯将尽”了。

其实，仔细想来，像《诗经·新

台》《长恨歌》《红楼梦》这些名篇中

所写卫宣公、唐明皇及贾府这样扒

灰的事儿虽然不光鲜，但是也事出

有因。不独在春秋时代，就是整个

封建社会，男女青年没有恋爱自

由，结婚不以爱情为基础，而以家

庭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先决条件。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整个古代婚

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

则安心顺从。”就是到了资本主义

社会，差不多婚姻也是利益交换。

也就是说，真正作怪的是“权力”和

“金钱”。这便可以解释卫宣公、唐

明皇及贾府扒灰之类丑事儿为何

能屡屡上演。包括那些发生在贪

官腐败案中的权色交易也是一样

的原因。

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让

“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党性面前踢

到钢板。如此这般，那些封建社

会的污秽垃圾，才能真正被永远

埋葬在历史中不再继续发臭腐蚀

当代社会。

◇陈锋

名篇故事新观察

今年的桂花晚开了半个月，让

人们多了一份期待。据说是天气

的原因，气候变暖，夏日的余热过

于缠绵，让秋的脚步也显得迟疑。

直到国庆节前两天，农历八月眼看

就要过完，一缕缕清香终于飘散在

空气中。那个属于桂花的季节，终

究还是来了。小院内、大街上、公

园里，处处散发着醉人的芳香，如

一缕春风，沁人心脾！

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桂花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喜爱，文

人 墨 客 更 是 留 下 了 许 多 经 典 诗

句。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宋代女词

人李清照的《鹧鸪天·桂花》：“暗淡

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

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梅 定 妒 ，菊 应 羞 ，画 阑 开 处 冠 中

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

见收。”

她盛赞桂花，以群花作衬、以

梅花作比，形象地表达了对桂花的

喜爱。桂花自古以来就是高洁的

象征，它不与春花争艳，不与夏荷

竞秀，气味不像玫魂那样浓烈，也

不像茉莉那么清淡，而是一种恰到

好处、心旷神怡的香气，让人无法

忘怀。它像是旧时的梦，更像是未

来的歌，让人在沉醉中感受到一种

莫名的亲切与温暖。

是日，风和日丽，桂花飘香，

我来到位于金牛山下的父母长眠

之 地 ，“ 空 山 寻 桂 树 ，折 香 思 故

人”。在这片静谧的山坡上，一百

多棵桂花树挂满了像小星星般闪

烁 的 花 朵 ，有 浅 黄 色 的 、乳 白 色

的，还有金黄色的，在微风中散发

出阵阵迷人的芳香，馥郁、香甜、

淡雅、清新，使人心情舒畅，神清

气 爽 。 十 年 前 母 亲 仙 逝 安 息 于

此，我和父亲带人种上象征团圆

和谐、品质高贵的桂花树，园子四

周种上柏树，中间还有几棵香樟，

全是常青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

代表着逝去的亲人永远活在后人

心中，既寄托哀思也护佑泉下人

安 宁 。 六 年 后 父 亲 追 随 母 亲 而

去，在父亲去世三周年那天，我为

二老立起了用宝丰大博瓷画制作

的美观、精致又大气的墓碑。从

此，这片枝繁叶茂的桂花林就成

了我心中永恒的守望者，那满园

飘香的桂花，以其高洁质朴之姿

成了我怀念父母的最佳象征，更

是我对父母无尽怀念的寄托。每

当金秋时节，桂花的芳香如同父

母的爱，穿越时空，温暖着每一个

思念的夜晚，这里的每一朵花都仿

佛承载着父母的嘱托与期望。记

忆中的父母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

无论生活怎么艰辛，他们都能以

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用辛勤的劳

动化解一切困难。父亲那布满老

茧的双手是家中最坚实的依靠，

母亲那慈祥的目光则是我们心灵

最温暖的港湾，他们的爱就像桂

花虽不张扬却处处留香，言语不

多却如花香般滋润进生活的每一

个角落，让我们的世界充满温暖

与甜蜜！

站在父母墓前，望着二老的遗

像，仿佛又听到他们的笑声，再看

那满树的桂花，心中充满了无限的

感慨与怀念。“桂花留晚色，帘影淡

秋光”，这些陪伴着父母的桂花树，

以独有的方式延续着父母的精神：

勤劳、纯朴、善良。它不仅仅是一

种树、一朵花，更是一种情感的象

征，这种情感深沉而真挚，将永远

伴随着我，提醒我珍惜那些美好的

时光，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忘本、不

浮躁，脚踏实地以行动传承父母的

优良品质。

岁月如秋，桂花如诗。莫道花

开无百日，留香千古韵悠长。每年

桂花开时，我都会穿梭在这片桂花

林间，此时，所有往事都会回到眼

前。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

怀念着父母，而我是在香气四溢的

桂花中，思念着父母。愿那满园的

桂花永远绽放，愿父母也能感受到

这份来自人间的温暖与怀念，子孙

后代将带着你们的爱与教诲继继

前行，像桂花一样在平凡中绽放出

不平凡的光彩，以此告慰父母的在

天之灵！

◇高德领

又闻桂花香

珍藏于平顶山博物馆

的北宋临汝窑青瓷碗

汝 瓷 里 的 鹰 城汝 瓷 里 的 鹰 城

乡谚说：立秋核桃白露梨，寒露柿子

软如泥。还有一种说法是，七月小枣八月

梨，九月柿子红了皮。乡谚是庄稼人挂在

嘴边的口头禅，也是好听易记、朗朗上口的

顺口溜，就像这两句寻常乡谚，生动道出了

几种水果的成熟时令，也形象地勾勒出极

富画面感的秋实美景。

柿树是粮果兼备的本土树种，也是

寓意美好的长寿果树，象征着红红火火、

事事如意。旧时吾乡，几乎家家都种，装

扮着农家小院的风韵，充盈着波澜不兴

的生活。鹰城沃野，物产丰饶，若说起哪

里的柿树最出名，当属叶县沙河两岸无

疑，自古以来，有口皆碑，有乡谚为证：

“叶县北，襄县南，汝坟店的大柿园。”

吾乡地处丘陵，早些年，不少村庄或

大或小都有一片柿子园，繁育柿树，全靠

嫁接，多用芽接之法，其砧木是漫山遍野

的野生软枣树。软枣树是袖珍版的柿

树，不仅与柿树枝干花叶高度相似，而且

果实的口感也十分接近，只是小一些而

已。柿树老朽，不再结果，砍伐木料，锯

成案板，一不生虫，二不裂缝，柔韧结实，

正反皆用。

祖父在世时，曾给我讲过柿树被老

天爷赐封千年寿限的传说。当年老天爷

念及古树名木造福众生有功，便根据功

劳大小，一一赐封树龄，有三百年的，有

五百年的。因树木繁多，老天爷嫌逐个

分封太累，懒省事，说了句“是树一千

年”。文武百官都听成了“柿树一千年”，

于是，柿树将错就错当上了长寿树。传

说归传说，柿树的长寿却是真真切切的，

吾乡那些弯腰驼背的老柿树，轻轻松松

都有上百年的树龄，有的甚至几百岁。

我家老宅的院子里，正对着堂屋东

边的木格窗，有一棵老柿树。临近寒露，

秋风一阵紧似一阵，柿树叶子日见稀疏，

眼瞅着枝头的柿子由黄变红，祖父围着

柿树转了一圈说，该卸柿子了。卸柿子

又叫下柿子，也就是把将熟未熟的柿子

摘下来。错过时令不卸，一阵大风刮过，

熟透的柿子就会从枝头跌落摔碎，白白

糟蹋，实在可惜。

吾乡卸柿子之法，不外乎两种，除了

用自制夹杆和挠钩采，便是直接爬上树

摘。采柿子的夹杆，用细长直溜的竹竿

或木棍制成，一头用铁丝弯成钩，套上一

个布兜，柿子落下来，刚好掉进兜里。也

有人用挠钩，把累累坠坠的树梢拉至近

旁，腾出手来采摘。摘下来的柿子，随手

扔到树下，落入被人撑开的老粗布被单

里，一个个完好无损。有些柿树低矮，枝

干却很粗壮，可以爬上树，直接用手摘。

即便摘时不慎把树枝折断，也不碍事，按

照老辈人的说法，来年枝条发得更粗，柿

子结得更大。那时候我年纪小，身量轻，

正是爬树的好时候。不过，祖父从来不

让我上树摘柿子，生怕摔着磕着。

卸柿子卸到最后，祖父总是特意在

高处留上一些柿子。老人家的用意，一

是感恩酬谢柿树开花结果的辛苦，二是

给麻雀、乌鸦等鸟类留些口粮，不至于大

冬天没啥吃。

从树上卸下来的柿子，顶多也就是

八分熟，黄中透红，质地坚硬，味道苦

涩。按说，最好的脱涩办法就是挂在枝

头自然烘。不过，很多人嘴馋，没有耐

性，也等不及。为了让涩柿子尽快变成

绵软浓甜的美味，乡人费尽了心思，用尽

了办法。

老日子的村庄里，常见的柿子脱涩

之法有二：一是用烟火熏烤“烘”，此法费

事麻烦，适用于卖烘柿的专业户。

第二种办法是用温水“漤”。漤柿子

是吾乡最常见的脱涩之法，不过，只有尚

未完全成熟，从里到外脆生生的柿子才

能漤。过了时令，柿子虽没熟透，但已经

发虚变软，只能烘着吃，不宜做漤柿。

漤柿子有多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

直接丢水缸里泡，泡上几天，涩味去除大

半，啃上一口脆甜。在我幼时，常和伙伴

们偷摘快熟的柿子，跑到坑塘或河沟旁，

将柿子放入水中，或者埋入泥里，上面压

上石块，记上记号，过上几天，变成漤柿，

再扒出来吃。顽劣孩童的漤柿之法，吃

是次要的，主要是玩。

乡间漤柿子，多使用温水。至于盛

装的容器，柿子多了使大瓦缸，少了用小

排缸。将柿子洗净后放入缸中，先倒进

一些凉水，再添入一些滚水，以没过柿子

为宜。漤柿子的水不可过热，否则容易

烫破柿皮甚至“烧死”柿子。水太凉也

不行，涩味去除不干净，容易“夹生”，口

感差不说，吃到肚里还伤胃。为了保持

水温，要把缸盖严，必要时用破棉被包

住缸口。

正常个头儿的柿子，泡上一天一夜，

基本就能脱涩，对于那些个儿大涩重的，

时间要久些。若是缸里水温降低了，就

抱些麦秸，围在四周，点着后，慢慢给缸

加温，等水烧热了，就停火。如此反复几

次，柿子也就漤成了。

当然，口味最好的柿子，还是枝头上

自 然 糖 化 的 老 烘 柿 ，吾 乡 俗 称“ 树 头

烘”。漤柿脆甜，质地坚硬，吃的时候，仔

细嚼，慢慢咽，品咂味。烘柿稀软，一兜

甜水，不说吃烘柿，而叫喝烘柿。面对薄

薄一层外皮，上下牙齿轻轻一碰，咬破一

个小口，用手使劲一挤，撮嘴吱溜一吸，

软软滑滑、甜甜蜜蜜的汁水流进嘴里，美

到心里，透出凉甜的诱惑，带着草木的芬

芳，如同三伏天饮上一通井拔凉水，寒冬

里喝了几口陈年老酒。

漤柿和烘柿，一个吃、一个喝，看似一

字之差，却是两种感觉。老年人牙口不

好，啃不动梨、枣之类的硬水果，唯独爱喝

烘柿，由此也衍生出一句歇后语“老婆儿

吃柿子——专捡软的捏”。那些挂在树头

自然烘熟的柿子，最好喝的当属“老鸹

叨”，入口后有一种清冽自然的甘甜气

息。老鸹是吾乡对乌鸦的俗称，“老鸹叨”

专指那些被喜鹊、乌鸦、麻雀等鸟类叨过

的烘柿。老辈人常说，众鸟当中，老鸹的

鼻子最尖，一棵树上，哪个柿子味好，它大

老远就能闻到，专挑最好吃的下嘴。凡被

老鸹嘴叨过之处，烘柿上都会结出一小块

黑斑，这也是区别“老鸹叨”和其他烘柿的

重要依据。

柿子鲜食最好吃，不过，做成柿饼，

换个口感，也别有风味。吾乡坡坡岭岭

上柿树少，庄稼人采摘的柿子，仅够自家

烘着漤着吃，没有晒柿饼的习惯。早些

年，吾乡庙会或集市上卖的柿饼，大多来

自西山，即鲁山西部山区。幼时，我曾跟

随母亲去过一趟西山，看望在山区工作

的外爷，见过山里人家制作柿饼。红鲜

鲜的软柿子，是不能加工成柿饼的，必须

用那些刚刚泛黄、将熟未熟的。采摘回

去的大筐小篓柿子，用自制的旋刀旋去

外皮。手艺巧的人，眨眼工夫，就把一个

柿子旋好了，一长溜柿子皮连在一起，中

间不断，令人称奇。筋拽拽的柿子皮，虽

是边角废料，却舍不得丢弃，摊在草席上

晾晒，等晒成后，吃着劲道耐嚼，后味丝

丝发甜，是山里孩子不错的小零食。

那些被旋去外皮的柿子，或摆在高粱

箔上，或扎在圪针刺上，或拴在细麻绳上，

晒个四五十天，等到水分减少，半干变软，

用手按压成饼状，此道工序谓之“整形”。

整过形的柿子，收回家中，夜间放到缸里

密封起来，白天继续放在日头底下晾晒，

这道昼晒夜藏的工序叫作“捂霜”。大概

十天半月，柿子表面捂出薄薄一层白霜，

糯软筋道的柿饼才算晒成。

饥馑岁月，歉收年景，柿子曾经拯救

饥民于苦难之中，可谓是劳苦功高的救

命果。乡民把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柿子，

同刚碾出新小米的谷糠搅拌在一起，轧

成柿糠湿饼，晒干精心贮存。青黄不接

的暮春时候，取出柿糠饼，碾成粗粒面，

掺入少量水，和成软面团，或在蒸笼里蒸

成窝窝头，或在锅沿上炕成锅贴馍，或在

鏊子上烙成薄饼馍。若是家境稍微好

些，也可以在碾碎的柿糠里掺些杂粮，磨

成面，等喝那些能照出人影的稀汤寡水

时，搲几勺，放里面，搅成稠糊糊，吃着更

耐饥。用柿糠做成的吃食都是果腹保命

的粗鄙之物，不过，因为有柿子掺在里

面，吃起来倒也黏糊，算得上救荒充饥的

好吃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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